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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嚴師父：
在決定參加這次兩個連續禪七前的幾個星期，每個週末仍然和孩子們在一起看中文節目的電視。這對生長在外國的孩子，

對中國文化的認識，不能說沒有一些幫助。在一齣電影劇裡，主題曲有這樣的幾句話……看不清世事的勝負成敗……難明此中究
竟……各顯千秋世人群英……誰人終會獲勝……。我想修行雖然不是賭博，但總要有決心去拼它一拼，這樣才能知道在日常生活
中，道心有沒有進步。
法會一開張，師父你就警告我們，來參加禪七並不是來交朋友。那時我已經把自己孤獨起來，如同航海時沉掉了船兒，一

切都要靠自己。鄰單們發出的音聲，在幹什麼，我是聽而不聞的。這並不是耳朵聾了，要是聾了，就連音聲都聽不見，那只是
不用意識去分別它。一旦分別了又怎麼辦？就作為一個警告訊號，因為心已經不是在方法上。工作時一心工作，把心放在洗碗
碟的手上；小心去把它們洗擦乾淨，食飯時一心吃飯，把面前吃得的東西放到口裡，慢慢咀嚼才吞下。睡眠時一心去睡，外面
嘈吵的環境不要管它，吵醒了又再睡下去。坐禪時就一心放在方法上。當罄聲動盪心弦的時候，感覺不到困倦，就連續坐下
去。這大概就是我在十四天耕耘的範圍，如果每天都風和日麗，心牛是會很容易被調御的。
第一天的上午，開始時就發生極劇烈的偏頭痛。過去家庭醫生曾對我說過，那是很難根本治療的，現在就只有不去管它；

反正痛死在道場中，來生總會再來做個禪和子，繼續去修行。到第二天下午，第一次小參的時候，頭不再痛了，我已經將發生
頭痛的事告訴師父，你問我當時怎麼辦，我回答說：不管它，你重覆我的話：不管它。
記得在第五個晚上，大靜的鈴聲響過了，我放身

……了知身心，皆為窒礙，無知覺明，不依諸礙，永得超過，礙無礙境……如器中鍠，聲出於外，煩惱涅槃，不相留
礙……。那是佛陀開示修習二十五種輪相中，單修三觀中的禪那。記得在我跟隨慈祥法師學習經教的時候，第一本是圓覺經，
我當時簡直遇上丈八金剛，摸不著頭腦。她是依天台的教理闡釋，這禪那是圓教的中觀，不是與空有對待的中觀，而是融空有
絕待的圓融中觀。在沒有研究過教理的人，是不容易明白的。但師父你只在閒談問答中，便能把禪那最高境界，和修習的方法
襯托出來。回想到這許多，我心裡不禁一酸，覺得很難過。便起來到禪堂坐下，用力放心在方法上；直到身心都有些疲倦，才
離開禪堂去休息。翌天早餐工作後，在

……我當時立刻聯想到昨夜的心
景，心裡說：這一切都是因緣，因緣！我實在沒有明白因緣……沒有佛，沒有法，沒有僧，師父你說這些都是因緣……。我感到
身體 ……在這天的小參，師父你第一個把我叫進去，我一坐下來，眼淚便如
潮湧，哭著告訴你昨夜和早晨發生過的情況，那時我的情緒非常激動，說話和哭泣相間斷續，大概你不明白，我為什麼聽到你
說法心裡會難過。我簡單地說：「師父你太慈悲了，從老遠的地方來這裡做開荒牛，為我們開示甚深的解脫法門，使我們能

第二週的開始，禪侶們減少了一半，環境上似乎感到沒有那麼壅塞；清早坐下來，很清楚自己在方法上，晚上師父對我
說：明天你來看時計，我心中立刻說：那會不會使我分心呢？隨即又想到師父在一次禪七中對我們開示說：假如你們在打坐
時，集中了注意力。護七的驟然把香板加臨在你們身上，將你的注意力打失，這時不要慌張，因為你們會很快的又把注意力集
中起來，而且會更集中，因此我心裡也不介懷看時計的事，第二天看時計時，也間中看看同參的禪侶，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地
方，但我感到很奇怪，我自己仍然很清楚在方法上。這天藥食後，跟著一個同參，到浴室洗了一個澡，睡前的兩枝香，也沒有
什麼特別的感覺，可是到了第二天，集中力開始跟著時間消失……是日已過，力亦隨減……注意力仍在那裡，散亂心也在那裡。
再過一天的上午，也是這樣過去；直到下午，才比較好轉些。晚上，那個洗澡的同參，在開示後對師父說：前天我覺得很奇
怪，在洗澡後，便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，後來坐了幾枝香，才能回復原來狀態。師父說：洗澡使神經鬆弛下來，這種現象是可
能發生的，但每人是不一樣的，我這時不禁驚覺這兩天的狀態，是否也和洗澡有關係。於是在其他幾天的時間，加緊用心在那
浮沉不堅固的注意力上去，在心力的推動下，總算每天都有一段好的時光。

翌日的清晨早課中，誦唄到普賢菩薩的宏願時……九者恆順眾生……若能隨順眾生，則為尊重承事如來……菩提屬於眾生，若
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就正覺……，不錯，証道歌也這樣說……由他譭，任他誹……此即成吾善知識……縱遇鋒刀常坦坦……多劫
曾為忍辱仙……沒有毀辱的事實，怎樣成就忍辱波羅密呢？他人譭我，傷害我的情感，是害不到我的真心，就是殺了我，也只
是毀了我的虛幻形象，損傷不到我的法身。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。佛教本來就不否定事物件的存在，但求不起我執法執；就沒
有事理兩種的障礙，而証得真理。於是我又做夢去了。晚上開示時，師父你曾說過這樣的話：一個人決心去做的事，就不要怕
環境和一切的阻撓，一定要堅持下去，才可以成功。
這次禪七期間晚上的開示，仍然是繼續講永嘉玄覺禪師的証道歌。作者本身教理師承天台，後來在維摩經中發明心地，直

至遇到六祖後，才頓印本源自性，不再拘執文字言教。可是証道歌中，過半文字都是天台教相常用的術語，這也是很自然的
事。自禪七開始了五天，師父你在演講時都說了很多因緣的事例，這在每個人領解中，自然不會一樣，經中說……佛以一音演
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……這是佛法微妙的地方。

真不空，妄本空，有無俱遣不空空……一月普現一切，一切水月一月攝……，師父你在解釋的時候，用鏡子的譬

?

心著自己沒有見性之前，說的做的，雖然都依據著佛經，有許多的因緣，都使我不能沉默，但心中是常存誡心，故此學佛以



來，始終不敢離開佛經。我不是不相信師父你的話，如果是不相信，也不會來跟隨你學禪，特別在這次禪七中，你表現那麼謹
慎。晚上開示時，還帶許多參考書，我把你的話，用佛經來比對一下，那會使我更加深信心的……禪宗重知見不重行履，你接
著說修行不是不重要，但見地更重要，知見如航海的指南針，沒有它，就失掉方向，永遠不能到達目的地……經中說：心道若
行，何用行道，又說：沙門行道無如磨牛，身道雖行，心道不行……。你們這些美國人沒有

……經中說：從痴有愛，則我病生，眾生病故，菩薩亦病……你多番說空說有。說空的時候，還說了一
位法師把徒弟趕走的故事，因為徒弟執著空理偏一切處，所以把糞來當作佛，你說有的時候，說禮佛像的功德，是感應道交難
思議的……。經中說：無我無造無受者，善惡之業亦不忘。証道歌也說：了則業債本來空，不了還須償宿債……。

在一次開示後，你說：你們要好好地反省。這話鑽進我的深心裡，我想到普賢菩薩的宏願……四者懺悔業障……由貪瞋痴，
發身口意，所作惡業，無量無邊，若此惡業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……。現在禪七不要想過去，把握現在吧！可是法師
趕徙弟的故事，又再浮現起來……法師不是因徒弟的見解，一時錯誤而把他趕走的；而是徒弟不聽法師的話，自以為比法師更
高明。指責法師，居心是不用說而使人明白，那跟法師學習什麼呢？我因此聯想到有一兩篇禪七報告亦犯有類似的毛病，我把
自己不同師父的意見一起寫出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也太不尊重師父了。

梵網經說：孝順父母師僧三寶，孝順至道之法，孝名為戒，我沒有話好說，只能默默地流淚，第二天在最後的一次小參
時，我跪在你的跟前俯首懺悔說：我錯了，我希望師父能寬恕我，原諒我的無知，我這樣做，破壞了世間法的形像，佛法是世
間法的體性，我的業障重，竟然做出破壞佛法的事，師父你當時吩咐，這次的禪七報告，不要那樣寫吧。

在法會結束的清晨，我在禪床上打坐，意識突然出現童年讀過的一首詞，那太像我修行的夢境了……少年不識愁滋味，愛
上層樓，愛上層樓，為賦新詞強說愁，如今識盡愁滋味，欲說還休，欲說還休，卻道清涼好個秋……。
禪七中我問過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在參禪未入門前，要用一個方法去摸索門路，這方法是包括參話頭和公案嗎？第二個問題

是入門之後，一切都是現成，可以不用方法，因為一切都是方法，那時的境界是不是已經開悟呢？你都答覆了，在皈依授戒，
感恩和迴向的儀式中，我三次唸到自己名字的時候，全身中有觸電一樣的感覺，這是從來沒有的體驗，那是什麼因緣呢？


